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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郭帆：

《流浪地球2》还是从0到1
■文/刘珞琦

本报讯“从前作《流浪地

球》到《流浪地球 2》都是在青岛

拍的，我们回家了！”1 月 28 日，

电影《流浪地球 2》“我们，来了”

全国路演到达青岛，导演郭帆、

领衔主演吴京、沙溢、王智，制

片人龚格尔，摄影指导刘寅，美

术指导/造型指导/概念设计指

导郜昂，视效总监丁燕来、徐建

来到现场分享台前幕后故事，

并与观众面对面亲密互动。

“ 每 一 次 看 都 有 新 的 感

动”，“既科幻又不失合理的置

景，既庞大又不失精度的特

效”，路演现场观众对影片赞不

绝口，有老兵激动表白，有学生

畅谈电影对自己的巨大影响，

更有小朋友拿出自己看了电影

后绘制的太空画送给主创。对

于《流浪地球 2》而言，青岛是梦

开始的地方，导演郭帆“坦言回

家的感觉真好”，视效总监徐建

更说：“希望我们这帮人能成为

中国科幻电影的底气”。

从前作《流浪地球》到《流

浪地球 2》，电影在这里拍摄的，

对于主创而言这是梦开始的地

方，再次踏上这片土地郭帆也

感慨“回家的感觉真好，如果要

拍第三部说不定还要再青岛待

四年”。路演现场观众也纷纷

真情实感的谈及自己的观影感

受，许多观众表示，自己已经

“二刷”、“三刷”甚至“四刷”电

影，每一次看都能收获不同感

受，每一次都能发现电影中更

多的细节。

我国第一代舰载直升机特

级飞行员、二等功臣、海军舰载

航空兵某直升机团原副团长，

今年 77 岁的吕蕴兴副团长身着

军装前来观影并被深深打动，

他表示要将影片推荐给战友一

起回忆在部队里的此情此景，

更大赞片中角色处处彰显军人

本色。海军航空兵独立六团干

部股股长、政治处主任、政委洛

长双也来到现场，他大赞沙溢

演技自然真情流露：“五十岁以

上出列这句台词太具有感染

力，为你们成功的演绎感到骄

傲。”有导演专业大学生“全副

武装”来到现场，大赞《流浪地

球 2》集成了从软件到硬件所有

层面的顶尖技术，“既科幻又不

失合理的置景，既庞大又不失

精度的特效，如果用一个形容

词来夸赞这部电影，就是一个

字牛。”

对于如何克服拍摄时的困

难，郭帆表示：“在拍摄过程中

要先学习相信别人，大家在一

起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

的”。是台前幕后两万多人的

努力共同造就了《流浪地球

2》。视效总监丁燕来说：“八年

一路走来，从无知者无畏到成

熟许多，会为了观众能有更好

的视效体验，为了中国电影更

好而努力”。徐建则说：“希望

我们这帮人能成为中国科幻电

影的底气”。也正是因为有这

些幕后工作人员的努力，才能

够让电影最后的成品如此宏大

震撼又不失细节。在青岛站路

演刚加入路演队伍的沙溢在现

场分享为演好张鹏而做的“增

肥”计划，一天六顿吃到腻，更

被一旁的吴京吐槽“凡尔赛”，

两人互相打趣让现场氛围越发

欢快。

（杜思梦）

《流浪地球2》全国路演青岛站
主创齐呼“回家”

郭帆比原定的采访时间晚到了 10分钟，推门进入时，他穿着印有《流浪地球 2》LOGO的白色连帽衫，一边跟前来采访的记者打着招

呼，一边喊住工作人员，又要了一大杯冰咖啡，猛喝一口：“还得靠这东西顶着”。

电影上映前，他已经接连5天没怎么合眼，拍摄期间每天几乎只睡4小时，喝5大杯冰咖啡，“所以采访时我可能反应会慢”，迟到10分
钟也是因为在两场采访间隙他马不停蹄地跑去修改马上要释出的物料。

郭帆盯着地面，脑海中闪过拍摄期间的种种细节，给我们讲述为什么每天只能睡4小时。话锋突转，他抬起眼，打断刚刚正在进行的

话题，“不是，我突然想到这事儿不是一个可值得对外去说的事情，每天只睡4个小时这事儿，它不对。这恰恰证明我们的电影工业化不够

才会导致我们只能睡4个小时。我们想要的电影工业化的结果就是高效到尽量不用熬夜。由此证明《流浪地球2》还是从0开始。”

《流浪地球2》刚出画，预计制作《流浪地球3》的消息便不胫走，令人关心“流浪宇宙”的架构走向。“你不要预设未来的问题，第一集没

赔钱，咱能拍第二集，第二集没赔钱，才能拍第三集。我肯定是有这个愿望，但还是希望先不亏钱。”

《流浪地球》取得巨大成功后最直观的感受是由200人扩充至2000人的剧组。为了展现一个更宏观的世界视角，外籍参演人员多达两

万多人次，被问到“是否有统计外籍参演人员的国家数量”，郭帆酒窝深陷，笑得灿烂，“这个问题好，我回去就统计。”正如郭帆在《流浪地球

电影制作手记》中自述：所有人都倾尽全力，让我感到骄傲，是这件事本身产生的魅力，慢慢凝聚了这些人。

太空电梯高耸入云，行星发动机轰鸣震耳。我们人类决心拒绝走入那个良夜，勇气让我们从不停止探索未知的脚步，造梦的机器少不

了科幻这一片种。

《流浪地球 2》从筹备、拍摄，到后期

制作，历时 1400余天。制作团队共为影

片绘制 5310 张概念设计，9989 张分镜

头画稿，制作超过 6000 镜视效镜头，共

制作了 95000件道具、服装制作，总共搭

建了 102 个科幻类主场景，置景展开面

积超过 900000 平方米。这一切都是为

了使《流浪地球》系列走得更远更扎实。

《中国电影报》：前作取得巨大成

功，拍摄《流浪地球2》的时候压力大吗？

郭帆：你根本没功夫焦虑这些，因

为你停不下来。最夸张的一次连续 45
天我连焦虑的时间都没有。

《中国电影报》：这45天连轴转的原

因是什么？

郭帆：因为档期原因、制作周期这

几个问题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

了一个态势：我必须要同一天去拍京哥

（吴京）和华哥（刘德华），同时我们美国

现场也在拍，美国现场和我们还存在一

个时差问题，再加上一个动作组，所以

一天中最极致的情况下是有四个现场

需要拍。京哥拍摄 8 个小时，华哥拍摄

8 个小时，在物理时间上就是 16 个小

时。转场的过程需要 2-3 个小时，这一

圈儿转过去，一天 20 个小时已经没有

了。然后你回去捎带洗漱吃口饭，还得

去剪辑室再看看今天拍的素材，之后就

继续第二天的出工。这样大概循环往

复了 45 天，在这 45 天你会产生一种很

有意思的感觉，就是你一点儿也不焦

虑，一点儿也不紧张，因为这些事马上

就要发生，像是从 a 点到 b 点的无缝

衔接。

《中国电影报》：吴京在北影节上说

您拍摄期间每天只睡 4 小时，喝 5 大杯

冰咖啡。现在看来，您每天还睡不到 4

个小时。

郭帆：不是，我突然想到这事儿不

是一个可值得对外去说的事情，每天只

睡四个小时这事儿，它不对。这就证明

了我们的电影工业化不够才会导致我

们只能睡四个小时。就包括前段时间

连着五天没怎么合眼这件事情也不正

常。我们想要的电影工业化的结果就

是能够高效到尽量不用熬夜，这才是目

的。由此证明《流浪地球 2》还是从 0
开始。

郭帆的科幻情怀源自卡梅隆导演的

《终结者 2》，卡梅隆在电影中所创造的

视觉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在科幻历史纪

录片《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中，在

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克里斯托弗·诺

兰、乔治·卢卡斯等一群构筑了西方科幻

宇宙的电影从业者的交谈中，卡梅隆得

出结论：虽然科幻电影中主角们上天入

地无所不能，但每部作品的出现，都是对

当下时代精神作出的应对与回答。斯皮

尔伯格告诉卡梅隆，如果没有“9·11 事

件”，他可能不会拍摄《世界大战》。

《中国电影报》：近几年很多科幻影

视作品接连上映，你怎样看待近几年国

产科幻片的发展？

郭帆：我很惊喜，特别是当我看到

《独行月球》的时候，我好激动。我就看

里面那些画面，和普通好莱坞电影已经

没有什么区别了。其实好莱坞也分卡

梅隆那个级别的好莱坞和常规意义上

的好莱坞。然后还有《明日战记》，这些

国产科幻作品的出现，我觉得是这几年

积累下来的工业水平渐渐提高的例证。

《中国电影报》：国产科幻片如何平

衡和观众的关系？

郭帆：我希望二者的关系变成什么

样呢？如果就有一天我们能够像看喜

剧片、古装片、动作片一样对科幻片产

生认知，就是我们的观众和这个作品类

型达成了一个契约，大家能够比较方便

的进入到这个语境当中。这个还是需

要时间的，科幻作品也需要积累，简单

来说就是我们的科幻影片不够，如果一

年固定产出十部八部的一定会很快积

累出来。

《中国电影报》：近几年“科幻热”的

原因是什么？

郭帆：科幻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因素，它是需要国家作为背书的，它很

独特。简单讲，当我们还是落后的时

候，哪怕我们拍出了这么一个片子，观

众也觉得不行。因为它他们跟我们的

现实生活差距太大了，观众他老觉得这

事儿跟我无关，我不相信这个事。但是

如果你每天都能看到新闻上，我们的航

天员就在天上，真的空间站就飘在那儿

的时候，你再在这个电影里看到出现中

国航天员、飞船、空间站这些就跟我们

有关系了。

它不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浮

在那儿，因为我们这东西是有现实基础

的。科幻片的发展跟国力和综合实力

都有关系。你去研究美国的科幻片发

展史，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它就是在美

国大规模复兴的这个过程中开始出现

的科幻片，这就是他们的国家国力为他

背书，我们也一样。

《中国电影报》：所以在你看来，中

国科幻片最好的时代开始了？

郭帆：对对对。

在《流浪地球》上映之际，郭帆曾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

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的能力非常强，但

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

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

道具的人几乎没有。”这也是郭帆一直践

行着中国式电影工业化道路的原因。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 2》相比

《流浪地球》来说，是一个“从 1 到 2”的

转变吗？

郭帆：其实还是从0开始，因为当你

到创作那一小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了

完善这一小步，你需要有大量的新的东

西介入进来。当我们的生产规模、人员

规模大了之后，现行的这些工业流程已

经不匹配了，又变成了“摸着石头过河”

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又是不断的试错的

一个过程，又变成了从0开始。

《中国电影报》：在您看来，《流浪地

球 2》拍摄时，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有

进步吗？

郭帆：我比较自豪的肉眼可见的进步

是什么呢？第一集所留下的制作遗产。

我记得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想做一个宇航

服，想做一个精细一点儿的道具，我们无

从下手，根本不知道怎么干，从哪儿开

始。比如说做一个道具，我们在第一集的

时候会用手工木雕、拼贴粘贴等方式，但

是你要说再给我弄第二个，那肯定会疯。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 2》是怎

样的生产模式？

郭帆：第二部的时候我们这些东西

可以大规模生产，我们现在的方式是数

字建模，这个建模既可以用到视效上，又

可以用在我们道具生产上。我们引用的

全是数字车床，包括 3D打印、激光雕刻

这些技术的使用，所以我们现在是有点

像产品化生产，我们完全用模具的方式

去做，可以大规模复制，而且是快速的大

规模。上一集，我们做一件宇航服都要

耗费很多时间和力气，这次我们很快做

好了20多件。

《中国电影报》：产生这种转变的技

术原因是什么？

郭帆：这个经验其实来自于咱们国

家的这个生产能力的提升，催生出各种

厂子，包括我们用的手机、电脑、汽车、飞

机等制造业。由于这些东西的技术能力

不断的迭代提升，我们才能把这个技术

拿过来用到电影工业中。放至电影工业

中看，它就变成了新技术的创新和融合，

然后组合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东

西。这是肉眼可见的进步，我们现在基

本上能想到的道具都能做出来。

《中国电影报》：视觉制作层面上，

这次有没有遇到特别大的挑战？

郭帆：有，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在技术

上面往前突进的另一步。了解视效的朋

友会知道视效真正难的地方不是制作出

“天崩地裂”，而是做个真人，他坐在那

儿，你就觉得他是真人，这是最厉害的视

效，是隐于无形的。你看《人猿星球》，你

觉得里面的猩猩像真的吗？

《中国电影报》：挺像的。

郭帆：那是因为你不是猩猩。你要

是猩猩就觉得可能不像。我们每天都看

见人，人最难的是你眼中的信息。我们

这个影片由于是编年体的一个方式去呈

现，所以它涉及了几十年的跨度，这些人

有年轻的状态，也有年老的状态，这些人

低龄化和高龄化的表现，靠化妆是完成

不了的。我们所有的演员模型建立起来

有很多层，比如说骨骼层、肌肉层、血流

层，还有毛孔、汗毛、毛发这些，然后才能

构建出这个基础模型。然后在这个基础

模型上我们还要匹配演员的脸。最终然

后你才能看到一个老年的沙溢，看到那

个年轻的刘德华。

《中国电影报》：在拍摄期间有积累

哪些经验吗？

郭帆：这次拍摄跟电影学院有一个课

题合作。目的就是想总结一下第一集的

经验教训，然后看看能不能梳理出一条符

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工业化流程。在拍摄

现场，我们有二十多位实习生，他们分布

在不同的部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记录

错误。就是我们做错什么了，就记下来。

杀青那天你知道这次记录有多少吗？

摞起来的纸啊，得有四五十厘米

高。我觉得叹为观止，我们这每天得犯

多少错？经过初步的讨论和总结，从中

整理出两张纸，这两张纸很珍贵，我回去

得裱起来。

《中国电影报》：其中权重比较大的

错误有哪些？

郭帆：我和你说你都想不到，是很简

单的吃饭问题，你不会想到吃饭对我们

有多大影响，但它的影响是最基础的，我

们所需要的制度是和规模相匹配的。我

们常规剧组 100-200 人的时候，吃饭这

个问题很简单，就是到了排队的点儿，到

食堂打餐吃饭。但是当我们的规模达到

1700-2000 人的时候，吃饭就变成了一

个大问题。你要准备多少档口才能保证

所有人都能领上饭，并且保证菜饭是热

乎的。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第一部

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吗？

郭帆：也有，但第一部的时候没有这

么多人。要思考一个问题，当你面对它

的规模升级的时候，我们的管理方式和

我们的思路上有没有升级。当我们没有

升级，只是存在这么一个念想：人多可能

有人多的问题，你就不会知道问题的根

儿在哪。它的根儿，其实存在于吃饭喝

水这样的小问题上，比如大冬天拍摄所

有人能不能有一个保暖的地方，能不能

有一个避风的地方，这都会变成问题。

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保证创作者本身的

经历不受这些因素影响。

在《流浪地球》第一部中，面对末世

灾难时，中国人的乡土意识及家国族群

意识催生出“带着地球集体流浪”的浪漫

壮举。即使《流浪地球》在技术、工业上

带有世界先进电影文化的学习印记，骨

子里的内核还是中国人自己身体里流淌

的那些东西。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 2》为什

么不选择拍摄《流浪地球》的后续故事，

而是拍了它的前传？

郭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第

一集能够展现《流浪地球》世界观的篇幅

很少，可能很多观众也都感兴趣说我们是

怎么到地球启程这一步的。第一集特别

直接，通过强设定然后地球就启程了，但

是到底怎么着就启程了，这个没说。我特

别想通过这个前传的方式拓展这个世界

观，让大家感知到从我们的近未来到启程

的那个阶段，我们都经历了什么？到底发

生了什么，让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做前传的第二点原因，也是希望吴京

老师能够回归，能够参与，这是一种感谢。

因为第一集的时候他给我们太多无私的帮

助，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回来，但是我们又不

想写他复活了，因为复活特别扯。

《中国电影报》：《流浪地球》中提出

了“中国人自己的家园”，《流浪地球 2》

里有一项移山计划，多数观众解读为

“移山精神”，能从主题方面提供一些咱

们中国人自己的概念吗？

郭帆：其实“移山计划”就是“流浪地

球计划”的前身，它会讲述我们整个人类

如何从不团结到团结，然后团结一致去

完成这件事。就计划来说，它是跟第一

集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在这一集里，我

们探讨了另外一个方向的主题，这也是

一个中国式的表达。第一集从宏观上

看，它是一个有方向感的主题，我们带着

家人离开，它是向外离开的。我们这一

集讨论的是一个向内的维度，你可以抽

象的理解为回归到我们的内心。

我们其实在影片中有一些小铺垫，

比如说第一场戏中刘培强（吴京饰演）和

他的师傅张鹏（沙溢饰演）去烧纸祭奠他

的父母。我们中国人对烧纸这件事儿很

了解。清明的时候，我们会给故去的亲

人去烧纸，去想念他。有时候会说有一

天我们会再见，谁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有一天再见的时候可能是大家都不在

了，但是我们通过技术的方式，在最后让

他们相见，就是把这个东西通过技术实

现。这个方向的探讨是往内心的一个回

归，就是我们对思念的一个完成。往内

走，往外去，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中国电影报》：这次在故事上有创

新的地方吗？

郭帆：我觉得我们尝试性的再往前迈

了一小步，就是更接近所有科幻片的母

题。那个母题其实讲的是人与技术的关

系——数字生命。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

已然被各种虚拟数字技术包围了，生活已

经逐渐的开始虚拟化。那么有没有想过

假设未来有一个临界点，当虚拟到什么程

度的时候，我们会脱离现实世界，而脱离

之后的这个关系，可能我们真的到了那一

天是需要认真面对和讨论的问题。因为

如果人工智能过多的介入的话，我们有可

能是会上升到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定义的

权利，我们定义的人和他所定义的人可能

不一样。如果不一样，那“人”对于我们来

讲意义是什么，“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中国电影报》：您希望拍出一部怎

么样的科幻作品？

郭帆：大刘在看完第一集之后，我跟

他私下还聊过这个问题，他说真正的科

幻片是未来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是本着

这么一个目标和方向，去尝试讨论人与

技术的关系。

◎不要对外宣传“每天只睡四小时”

◎移山精神：中国人自己的概念

◎不是从1到2，还是从0到1

◎国产科幻片最好的时代


